
进入新时代，我国残疾人事业持续发展，残疾人的文化权
益、社会参与和融合发展受到高度重视。随着新时代儿童文学
观的进一步成熟，残障题材儿童文学创作日益丰富，书写对象
和表现范围不断拓展，人物塑造也由横向拓展走向内在深化，
逐渐突破单一化、模式化的书写局限。儿童文学对于残障儿童
的书写，愈发侧重引导读者体察真实多元的残障童年，跳出刻
板的叙事框架，呈现人物丰富复杂的成长状态，凸显残障孩子
冲破社会偏见的主体建构力量。与之相应，作品里的残障成人
形象也挣脱标签化塑造，常常作为精神向导参与少年儿童的
成长历程，更多地扮演着儿童成长的“引路人”角色。整体来
看，新时代中国儿童文学从残障类型与个体生命体验、成长状
态与主体意识等层面，不断拓展残障人物的书写深度，显现出
真实化、立体化、主体化的创作走向。

走进真实而多元的残障童年

步入新时代，中国儿童文学不断拓展残障儿童的人物光
谱，极大丰富了中国式童年的文学样貌。创作不再止步于残障
病症本身，开始重视同一残障群体内部各不相同的生命境遇
与个体性格。残障儿童形象逐步告别符号化、模式化的写作套
路，向读者呈现出层次丰富、面貌各异的残障童年图景。

自二十世纪初现代中国儿童文学诞生起，各类残障儿童
形象便陆续进入儿童文学作家视野。然而，由于智力与精神障
碍儿童在外表及外显能力上与普通儿童差异并不显著，因而
长期处于被遮蔽状态。进入新世纪后，智力障碍儿童逐渐受到
关注，但其他内倾型残障儿童的书写仍较有限。步入新时代，
随着残障观念的发展和对儿童科学认知的深入，内倾型残障
儿童得到更多关注，与之相关的文学书写与形象塑造显著增
加。其中，对患有孤独症谱系障碍的儿童形象的塑造呈现集中
增长态势：从刘清彦的《弟弟的世界》（2016）到巩春林的《白屋
子黑眼睛》（2026），大量贴近现实的孤独症儿童形象走入读者
视野。部分作家还将目光投向创伤型精神障碍儿童：如汪玥含
的《我是一个任性的孩子》（2014）中的林岚、黑鹤的《驯鹿六
季》（2017）中的男孩都因亲历亲人去世而产生创伤后应激障
碍（PTSD)，并伴随失忆、暴食或失语等症状；赖尔的《女兵安
妮》（2020）中的安妮则是在目睹日军暴行后出现PTSD和失忆
症。除此之外，文学作品涉猎的残障类型的整体边界在拓宽：譬
如，听障儿童形象不仅包括完全失聪者，还有一木秋的《茉莉的
耳朵》（2023）中的茉莉，是单耳残障的听力受损者，海林林的
《转身听见》（2024）中的娅娅，是能依靠助听器感知声音的听障
者。此外，残障人物谱系中既包含先天残障儿童，亦出现如谢倩
霓的《草长莺飞时节》（2012）中的柳莺莺这样的后天残障儿童
形象。这些细微的差异深刻影响着残障儿童的认知方式与成
长经验，也丰富了儿童文学中的残障儿童童年图景。

新时代儿童文学对残障童年图景的呈现不仅表现在残障
类型的横向拓展，更体现在对残障经验的纵向挖掘上。在儿童
文学界，创作主体残障经验的普遍缺失，往往也会在客观上削
弱文学作品中人物形象塑造的真实性，常常表现为以固定特
征对应特定残障类型。这种艺术处理方式虽然能在一定程度
上强化人物特征的典型性，却会遮蔽同类残障者之间的个体
差异。新时代以来，越来越多作家开始重视个体经验的真实
性，并通过采访调研、接触残障群体及参与相关工作等方式深
入其生活，以呈现更加真实多元的残障童年。

对残障儿童形象与童年图景的真实呈现，主要体现在对
残障经验的真实表征上，最典型的即是对视障儿童的感官经
验呈现。此类书写不再局限于视障儿童面对的黑暗困境，而是
更加深入地表现其多重感官经验。比如，孟宪明的《花儿与歌
声》（2017）中的心明，能够凭嗅觉和触觉察觉到河水的减少、
小鱼的消瘦；郝周的《白禾》（2020）、牛鑫志的《你好，小鼹鼠》
（2021）和舒辉波的《听见光》（2024）等作品，依托采访调研或
作者自身经验，以更加自然和融合性的笔调展现了听障儿童
多重感官能力在日常生活中的综合性运用。此外，对孤独症谱

系障碍儿童的经验呈现也更加科学和多元：胡永红的《我的影
子在奔跑》（2014）以第一人称视角向读者展示了高功能孤独
症儿童的生活困境与内心世界，解释了其面对的社交障碍与
超凡的数学逻辑；王如的《星星河》（2018）中的黎星星与袁晓
君的《星星的孩子》（2019）中的萌萌，同为低中功能典型孤独
症者，面对着相似的自理障碍、社交理解障碍与语言发育迟
滞。周锐的《吹鲸哨的孩子》（2016）与巩春林的《白屋子黑眼
睛》都向读者呈现了真实的孤独症谱系障碍儿童群像，两位作
者通过扎实的深入考察与定期采访，刻画了一个个生动且拥
有差异化残障经验及童年图景的孤独症儿童形象。

总的来说，新时代中国儿童文学中的残障儿童形象在残
障类型的覆盖上持续拓宽，对残障经验的表征更加真实丰富，
呈现了多元而真实的残障童年图景。

超越模式化的复杂成长面貌

在残障童年图景越来越丰富的基础上，残障儿童形象逐
渐突破固化的塑造模式，呈现出更加复杂而完整的成长面貌。
他们不仅拥有丰富多样的个性与情感，也如健全儿童一样，需
要面对亲情、友情、理想等普遍的人生课题。

人物塑造的复杂化是新时代残障儿童形象突破模式化塑
造的重要表现。以往作品中的残障儿童常被置于相对固定的
形象模式之中：或是敏感脆弱的弱者与受助者，或是纯真善良
的“天使”，或是乐观坚强、克服困难的励志者，或是孤僻、神秘
的封闭者。部分模式特征还容易与特定残障类型形成固定联
系，如智力障碍儿童往往被塑造成善良的天使形象，孤独症谱
系障碍儿童也有被塑造为神秘的封闭者形象的倾向。这类书
写虽然能引起读者的关注，却容易遮蔽残障儿童真实的特征
差异与成长需求。

进入新时代以来，残障儿童形象逐渐突破了“单声部”的
塑造模式，呈现出“多声部”的丰富面貌。以智力障碍儿童为
例，相关书写不再仅强调其“善良”与“天真”，而是更加注重人
物性格的多重侧面及个体之间的差异。在曹文轩的《丁丁当
当》系列（2012-2013）中，丁丁与当当不仅有着善良的品性，
也表现出近乎执拗的韧性和较强的共情能力。兄弟二人在性
格倾向与危机处理方式上存在明显差异，充分展现出智力障
碍儿童形象之间的个体差异。舒辉波的《河底的秘密》（2013）
中口吃且智力落后的小八则更具矛盾性：他怯懦、自卑、脾气
暴躁，内心深处又有对家人的依恋与善意。正是这些看似冲突

的性格侧面与不完美的复杂性，使其形象塑造更加立体丰满。
黄蓓佳的《童眸》（2016）中眼睛斜视的闻庆来有极强的自尊心
与自卑感，他会通过智力反击、借助实力证明自己，同时其内
心深处也藏着善良与脆弱的一面。刘海栖的《街上的马》
（2020）中的腿疾少年何健以冷静坚毅为性格底色，面对欺凌
时不卑不亢，对朋友与亲人则表现出温柔细腻的一面，这也赋
予了他极大的人格魅力。可以说，这一时期的残障儿童形象跳
脱出了模式化的塑造框架。儿童文学作家们致力于挖掘残障
儿童性格的矛盾性与立体性，丰富了新时代残障儿童形象的
人格内涵。

残障儿童成长面貌的复杂性还体现为人生成长课题的不
断丰富。以往儿童文学中的残障儿童形象往往围绕残障本身
展开，人物的生活多集中于治疗、克服残障与社会接纳，残障
几乎成为其人生的中心。这种塑造虽能突出人物的特殊处境，
却容易忽视残障儿童同样需要面对的普遍的成长问题。新时
代儿童文学逐渐将残障儿童置于更加具体、普遍的生活之中。
残障虽仍会影响其身体经验、社会交往与自我认识，却不再必
然构成人生叙事的核心，而只是成长经历的一部分。舒辉波的
《天使之翼》（2021）中，对天翼的单眼视力障碍着墨不多，天翼
最重要的成长课题是学会面对与亲人的离别和死亡，以及如
何在与死亡的朝夕相处中找寻到奔赴未来的希望。《听见光》
中，对于哲源而言，更关键的成长课题是选择——在“能力”与

“热爱”之间如何作出抉择，在人生的十字路口如何找到未来
的方向。这类塑造突破了原本以残障为中心的模式，展现了残
障儿童更加多样的成长路径与生命追求，既为残障儿童读者
提供经验参照，也为非残障读者开拓了新的思考视角。

通过复杂人物特征的呈现与多重成长课题的展开，新时
代中国儿童文学逐渐摆脱了标签化叙事模式，更加生动鲜活
地展现出血肉丰满的生命姿态与成长面貌。

打破社会偏见的主体性建构

主体性建构是新时代残障儿童形象塑造进一步深化的重
要表现。新时代以来，中国儿童文学逐渐挣脱健全中心主义的
社会偏见束缚，文学作品中的残障儿童角色也得以在成长中
建立起自我主体意识，摆脱他者定义并接纳自己的特殊身份。

在儿童文学的形象谱系中，残障儿童曾长期处于边缘化
位置，并以被动接受的姿态存在于叙事中。进入新时代以来，
越来越多的残障儿童形象成为作品的主角，居于叙事核心。他

们不再是健全儿童的陪衬，而是有着自我意识、能发挥主观能
动性的独立主体。《草长莺飞时节》中的柳莺莺、刘海云的《无
腿裁判》（2017）中的吉平、汤素兰的《绣虎少年》（2024）中的
梓屹、童喜喜的《飓风回家了》（2025）中的小树等残障儿童形
象都是叙事中的主角，故事围绕他们的成长发展铺陈情节，向
读者发出了他们自己的声音。在《无腿裁判》中，失去双腿的吉
平在担任孩子们比赛裁判的过程中重拾初心，成为足球比赛
裁判的愿望在他心里生根、萌芽。在《绣虎少年》里，背部和下
肢畸形的梓屹在成长过程中发现了自己的长处和兴趣所在，
他没有因为世俗的偏见就放弃绣花，也没有因为班主任的劝
诫而放弃艺考，而是坚定地选择了自己热爱的道路。

此外，新时代以来的残障儿童配角形象也不再是功能性、
符号化的存在，他们同样有强大的主观能动性意识。譬如在一
木秋的《头脑国历险记》（2023）中，主角丹丹和腿疾少年程天、
瘫痪女孩杨小枝在互帮互助中各自成长——丹丹并非完美的
主角，胆小的她在残障儿童朋友们的帮助下学会了勇敢，程天
和杨小枝也在丹丹的帮助下学会拥抱现实生活，他们都在成
长与互动中建立了各自的主体性。

残障儿童主体性的建构还体现在角色对自我残障身份的
认同与接纳。相较于健全儿童，残障儿童的身份认同更容易受
到社会偏见声音和凝视的干扰，歧视性的话语或目光会影响
他们，引起他们的身份焦虑和自我排斥。《草长莺飞时节》中的
柳莺莺在手术后因身体的残障和面貌的改变而痛苦，无法忍
受同学们怜悯的目光。在《茉莉的耳朵》中，只有一只耳朵的茉
莉被同学们嘲笑为“怪物”，对自己身体的自卑让她走在路上
连头也不敢抬。这些孩子都在外界的凝视目光中对自我的身
份产生焦虑，却也在成长中完成了不一般的精神蜕变。莺莺最
终学会以乐观面对现实，重拾希望和动力。她接受了自己的残
障，并因此更加珍惜现在已有的一切。茉莉最终也接受了自己
的身体，认为只有一只耳朵也是自己的“财富”。通过成长中不
断地自我对话和自我认识，他们不再将残障的身体视为自己
的敌人，而是欣然拥抱自己的身体与身份，真正意义上接受了

“自我”，为主体性的建构提供了坚实的内在支撑。
不难看出，新时代中国儿童文学中的残障儿童形象逐渐

摆脱社会偏见与他者目光的束缚，在参与现实实践与社会交
往的过程中彰显主观能动性，并在认识、接纳自身差异的基础
上形成自我身份认同，在主体性建构中深化了形象塑造。

相较于丰富的残障儿童形象，新时代儿童文学中的残障
成人虽仍较为有限，却也在儿童的成长中扮演着不可替代的
重要角色。他们同样摆脱了“被照顾者”的弱势姿态，更多的是
以特殊“引路人”的身份参与儿童的成长。譬如《白禾》中的童
师傅、《听见光》中的艺术团前辈和《绣虎少年》中的张医生，凭
借切身的残障经验，为残障儿童提供生活经验、精神支持与人
生参照，引导他们正视自身差异，帮助他们探索未来发展的多
种可能。另一方面，舒辉波的《逐光的孩子》（2020）中的齐老
师、曾维惠的《无声的爱》（2022）中的屈老仙人和《亲亲你的眼
睛》（2022）中的夏叶父母等残障成人形象，则在教育实践与家
庭养育中引导儿童。他们以残障身体承担起巨大的社会责任，
不仅在言传身教中向残障儿童传递对生命价值与美德品性的
认识，也帮助非残障儿童理解与尊重残障。由此，残障成人不
再只是被关怀者，而成为经验传递者、价值示范者与儿童成长
的重要引导力量。

新时代背景下，我国残疾人事业稳步推进，平等共融的社
会理念持续普及，推动中国儿童文学笔下的残障人物书写，
从题材范围的铺陈转向精神内核的挖掘。中国儿童文学对残
障人物的多层次书写，映照出新时代尊重个体差别、推崇多
元融合的价值取向。这既拓展了残障题材的文学审美空间，
也能够启发读者建立健全的身体认知，理解并拥抱差异化的
生命姿态。

［作者系兰州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本文系国家社科基
金重大项目“百年中国儿童文学文献资料的整理研究与数据
库建设”（22&ZD275）阶段性成果］

35少儿文艺少儿文艺责任编辑：教鹤然
电话：（010）65389193 电子信箱：wybwxb@vip.126.com

2026年9月9日 星期三

第9期（总第183期）

拥抱差异化的生命姿态
——新时代儿童文学残障形象的多维建构

□谭紫嫣

儿童文学儿童文学
现实主义创作笔谈现实主义创作笔谈

1000多年前，7岁的骆宾王在浙江
义乌写下一首《咏鹅》，诗句朗朗，童趣
盎然，诗的种子就这样埋藏进这片土
地，诗教的传统在这里生根发芽。2026
年，来自不同国家、地区的90名写作
者，因为第五届骆宾王国际儿童诗歌大
赛齐聚义乌，在“童一首诗”里写下“同
一个梦”。这场以诗人名字命名的童诗
创作大赛，是对其所留下的文学精神特
别是童真品格的某种接续，由此希望更
多人能够亲近诗歌，回归传统，叩问童
真，让诗歌成为义乌这座城市对外交流
的金色名片，搭建起传统与现代、中国
与世界之间的文化交流桥梁。

这已经是骆宾王国际儿童诗歌大
赛举办的第十个年头。2017年，大赛在
浙江义乌正式启动，由中国作协儿童文
学委员会、浙江省作协主办，中国校园
文学杂志社提供学术支持。迄今活动
已成功举办五届，累计收到诗歌作品12
万余件，吸引了来自中国、巴西、墨西
哥、西班牙、马来西亚、新西兰、黎巴嫩
等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写作者参赛。
其中，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占比
超过75%。可以说，这不仅是一场比
赛，更是一次召唤——召唤那些散落在
世界各地的热爱童诗的写作者，以诗的

名义相聚。

“写诗的孩子心里有光”

人们常说，“写诗的孩子心里有
光”。对于孩童而言，诗意的语言和童
真的意象无疑能带来另一双看待世界
的眼睛。在诗歌中，他们得以认识自然
与万物，懂得什么是真善美，激发无穷
的想象力和创造力。纵观历届大赛获奖
作品，不难发现，这些童诗大都以生活为
源泉，以童趣为底色，以想象为翅膀，在
灵动、鲜活的诗句背后，蕴藏着对世界最
朴素、本真和诗意的感知与思索。

如第五届大赛青少年组决赛要求
参赛者以“折纸船”或“写给光”为题进
行现场创作。小诗人丁望之写道：“光/
你来自哪里/是云朵们的故乡/还是萤
火虫的舞台/我想请你住进人们的眼
睛/让那只剩下冬雪与黑夜的世界/拥
有春的生机”，一个简单的“光”引发了
作者无限的遐想，在诗句中建构起合乎
自然规律的阔大的诗意世界。诗人赵
欣喆这样写《折纸船》：“小时候，我常常
折纸船。/把它们放在池塘中，就像一
只只熨斗，来来去去。/你是想，把池塘
熨平吗？/可是，你看看，你熨过的地

方，可还都是皱纹啊！”一只只小纸船，
在孩子眼中变成“壮志凌云”的熨斗。
在想象力的映照下，再普通的事物也能
拥有巨大的能量。再比如首届大赛中
小诗人王墨写下的一首《酒》：“灯暗了，
我 等 得 心 焦 。/抱 住 路 灯 不 走 的 是
谁？/妈妈在哭，听见了吗？/为什么不
回家？/我讨厌酒。”寥寥几句，写出了
作者对“酒”的痛感，以及对那个“抱住
路灯不走”的人的特殊情感体验。

孩子们写熟悉的生活，写看到的、
感受到的人、事、物。诗歌不仅仅是语
言的表达，更是情感的积蓄、生活的沉
淀和精神的灯塔。正像中国作协儿童
文学委员会委员白冰在采访中所说的，
骆宾王诗歌大赛举办五届以来，产生了
很大的影响，发现了很多新人，培养了
很多人才，从某种程度上说，它在向全
世界播撒文学的种子，也会让世界收获
文学的未来。

打造国际文化品牌，让世
界各地的孩子们以诗相聚

每一届大赛的获奖作品，都会在
《中国校园文学》专号刊发。翻开一本
本印有这些童诗的刊物，其中凝结着无

数人的心血。自活动启动以来，中国作
协对大赛予以指导，浙江省作协大力支
持，大赛组委会全力以赴，开拓创新，不
断探索相对完善、公平的举措、机制，以
期真正发现优秀的诗人和诗歌作品，进
一步擦亮童诗这一国际文化品牌。

每届大赛都采用盲评方式。截稿
后会有一段“盲评期”，所有参赛作品被
隐去姓名、年龄、国籍、学校，只以编号
和诗作本身面对评委。这一设计的初
衷，正是让评委的目光越过所有标签，
只看到诗歌本身。盲评后，进入复评的
青少年组参赛者要参加现场创作比赛，
结合两轮成绩评选出最终结果。这真正
考验了孩子们的创造力。多次担任大赛
评委的中国作协原副主席高洪波特别谈
到了赛制的这种变化，认为这些举措保
证了活动的公平性和影响力。此外，他
还提到，近几年国外诗人不断获奖，这标
志着大赛的影响力已经跨越国界，走向
国际，“我们常常可以看到很多小朋友
虽然长的是外国人面孔，但说的是中国
话，写的是中国诗歌。对孩子们来说，
能通过诗歌走到一起，这是一种幸运。”

的确，国际性是这项活动的另一个
特别的维度。随着赛事影响力的不断
增强，越来越多不同国家的诗人加入其

中，带来了不同文化背景下的观察与思
考，同时也同中国诗人在交流中碰撞出
新的火花。《神奇的汉字》出自也门选手
陈艾盟笔下，韩国参赛者金佳润创作了
《小柳树》，黎巴嫩的杰瓦德拉瑞娜写下
《月亮的温柔》，新西兰小诗人童家周写
的则是《糖果》……语言的差异并未成
为诗歌的门槛。在刚刚结束的第五届
大赛颁奖典礼上，摩尔多瓦共和国驻华
大使佩特鲁·弗伦泽说，诗歌是超越语
言和国界的心灵沟通方式，期待看到更
多国家的孩子通过这个平台彼此相识、
彼此理解。这也正是主办方所期待的：
发现更多优秀作家作品，对这些优秀的
童诗进行全媒体演绎、传播，进一步打
造童诗国际化品牌，以诗歌为纽带架起

文化交流互鉴的桥梁，同时让文学赋能
义乌这座国际商贸之都，让这座城市焕
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

如果有一天，你路过义乌，在某个
角落可能会看到不同国家的人们在进
行繁忙的贸易往来，而转过街角，或许
正有不同肤色的孩子们朗诵着自己刚
刚写完的诗歌。从“鹅鹅鹅，曲项向天
歌”，到今天的国际童诗大赛，时间改变
了许多，也流下了许多。时光荏苒，孩
子们对于诗歌的爱没有改变，文学浸润
人心的力量也一直都在——当童诗跨
越国界，当童心连接世界，那首耳熟能
详的《咏鹅》，便不再是历史的回响，而
是一首永远也念不完的、属于全世界孩
子的诗。 （李晓晨）

■聚 焦

“童”一首诗 同一个梦
——骆宾王国际儿童诗歌大赛观察

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出台《国务院关于加快推进残疾人小康进程的意见》《“十四五”残疾人保障和发展规划》等系

列相关政策，同时先后实施两期特殊教育提升计划，并接续推出《“十四五”特殊教育发展提升行动计划》，持续完善残疾

人权益保障制度与特殊教育支持体系。这些都为我国残疾人文学事业的发展繁荣指明了方向。

作为新时代文学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残障题材儿童文学创作日益丰富，让更多孩子得以看见多元的生命样态，理

解差异、尊重不同，形成健全的生命观。基于此，我们将目光投向残障题材儿童文学创作，展开相关观察与探讨。

——编 者


